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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黑名单的具体操作流程，
是由每一个法院根据自身的情况来
规定和执行的，主要由执行局负
责。”广东中天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朝记称，“最高法只有一个关于老
赖的判定或者撤销的原则性文件，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录入环
节的详细规定或黑名单监管办法。”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芙蓉
区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工
作已开展十年左右，应已成常规动
作，“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民一庭副庭长黄野松介绍，其所在
法院的操作办法需要先通知当事
人，若是执行财产，需要进行财产调
查，最后如果仍拒绝执行，才会采取
措施。

“但每个法院在操作时是不一
样的，由于规范不统一，操作就可宽
可严。”黄野松表示，这种流程在规
范意义上是不合理的，“每个法院有
自己的尺度。”

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的若干规定》正式施行，其中第三条
写明：被执行人认为将其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错误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纠正；人民法院经审查认
为理由成立的，应当作出决定予以
纠正。

但夏松仍觉得，“予以纠正”并
不能赔偿这个错误对他造成的伤
害。

“信誉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是生
命，我可以证明我现在不是老赖，可

我怎么证明我从来都不是老赖呢？”
夏松坚持认为，法院至少需要给他
开具一张书面说明，证明这一段污
点记录确实是由法院失误造成的。
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如果录入错误，也只能算法院
监管不到位而已。”朱朝记表示，大
部分人并不清楚，若出现错录，究竟
是该写申诉书或情况说明交到法
院，还是去法院的信访或投诉部门。

“目前来说，诉讼程序上是没有
纠错机制的，你上去容易，下来难。”
黄野松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快
速出口和反馈机制，让当事人知道
应向哪个部门反映，之后设立一个
缓冲期，让法院按规定核实、调查。

“至于造成了损失，是没什么赔偿可
言了。”

一位湖南省高院内部人士向记
者表示，据其了解，目前尚无类似判
例可参照，且由于情况特殊，这种情
况成功申请国家赔偿的可能性不
大，只能法院内部对工作失误做些
处理，也确实没什么办法可以帮他
恢复名誉。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永强说，芙蓉区法院已将夏
松从名单中删除，因此夏提起行政
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难度较大，
一般会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
起诉。

此时，一切归于平静，只有夏松
的一腔委屈无处申诉。夏松说，他
并不是想索要赔偿，只是纳闷，“难
道错了就错了吗？”

（据南方周末）

“老赖黑名单”，本
是一种被法院认定的
有能力却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 人 的 信 用 惩 罚 制
度。因法院误录名单，
导致夏松们信用受损
甚至破产。该制度无
疑是需要改进的。

2015 年 1 月 8 日，
夏松开始了一个月的

“老赖”生活——无法
购买机票和软卧车票，
无法贷款，也不能去高
级场所消费，尽管他是
多家公司的老总。直
至 2月 9日，湖南长沙
芙蓉区人民法院经调
查确认夏松并非“老
赖”，将他的名字从“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中删除。

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又称“失
信者黑名单”、“老赖黑
名单”。该名单制度自
2013年 7月 1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582次会议通过，对
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
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
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
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自从发现自己上
了“老赖”黑名单，夏松
亲身体验了一个“老
赖”在日常生活中遭遇
的所有惩罚。但无论
是进入还是退出名单，
对夏松来说，都来得毫
无预兆。一场扮演“老
赖”的演出，就这么突
然开始，又戛然结束
了。

看上去，夏松已恢
复清白。但在夏松看
来，这场“乌龙”给他信
誉造成的瑕疵甚至信
用破产，却不容易弥
补 。 夏 松 毫 无 办 法
——他无法向全世界
宣告，自己真的从未有
过欠债行为。法院也
无可奈何——除了将
他从名单剔除，还能为
他做些什么呢？

成为“老赖”这件事，最先告诉
夏松的，不是法院，而是火车票代售
点的售票小姐。

2015年 1月 12日晚，家住湖南
长沙的夏松在家附近的代售点购买
去北京的车票。一如往常，他选择
了夕发朝至的软卧，票价527.5元。

可这一次，点击“预定”，电脑屏
幕却弹出窗口：“夏*已被法院依法
限制高消费，禁止乘坐列车软卧。”

夏松惊呆了，售票小姐也惊呆
了。二人都从未见过这样的弹窗。

该弹窗是夏松被记入“全国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第一次正式警
示，也就是说夏松是“老赖”。夏松
回忆，面对此景，购票当时的难堪无

法形容。至于自己何时上的这个黑
名单，夏松表示不知情。

根据最高法、公安部等 8部门
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联合签署的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进入名单的人将受到严格的信
用惩戒：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
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
卡，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法律
精神，夏松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1月 13日，夏松挤在被他称为
“牛车”的K字头硬卧车厢里。长沙
到北京的 1587公里，“牛车”开了 21
小时。

“我哪里受过这种罪咯！”夏松
摊开双手，愤怒而无奈。这种对他
来说无法忍受的“牛车”经历，在不
到一个月里又重复了5次。

他也无法以个人名义在银行贷
款。由夏松担任董事长的湖南某科
技公司，正向银行申请贷款 3000万
元。银行工作人员称，若以个人名
义申请，将加快贷款下发速度。但
因夏松“老赖”的身份，这条捷径被
截断了。最让夏松耿耿于怀的是信
誉受损。2013年 10月 24日起，“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正式向
社会公布，由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
示所有失信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
号等信息。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时候，都能查到夏松的“老
赖”身份。

2015 年 1 月北京的一次饭局
上，谈到兴起，夏松吐露了自己变成

“老赖”的苦恼。当即，一名政界朋
友似认真似玩笑地说：“没想到你

‘老夏’竟然是‘老赖’啊！”
这句话在夏松的耳朵里嗡嗡作

响。回到长沙的许多天里，他反复
咀嚼政界朋友的语气、语调和可能
包含的信息。他这才意识到，作为
一名靠信誉走天下的商人，成为“老
赖”意味着什么。

“我真不知道我到底赖了什
么。”夏松说，“要说欠钱，也是别人
欠我的，不可能是我欠别人的。”

整个事件要追溯到一场夏松打
了七年的官司。

夏松原是湖南天一旅游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
董事长。2005年 10月 18日，夏松和
另一名当事人杨旗，签订了一份“股
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杨旗向夏松支
付 700万，由此占股 80%，夏松剩余
20%股份。此后，因杨旗未按期全额
支付 700万，历经多次催款无效后，
夏松于 2008年 10月将杨旗告上法
庭。

七年来，双方在该协议究竟是
“股权转让”还是“资产转让”，及杨
旗是否应该支付余款的问题上争执
不休，前后经历了三级人民法院的
多次庭审，至今未有最终结论。

而夏松被判定为“老赖”，依据
的正是该案中的一份判决书。

公示信息显示，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芙蓉区法院”）

依据的法律文书为“（2009）长中民
二终字第 3263号民事判决书”，其
中，夏松承担的义务包括“将18%股
权转到申请执行人名下，并将财务
会计凭证交给申请执行人，负担案
件受理费 59096元”，而这些义务，
他“全部未履行”。这些信息于 2015
年1月8日上网公布。

2015年 2月 10日，杨旗向记者
证实，他从未向法院申请将夏松录
入“老赖”名单，也并非公示中的“申
请执行人”。工商局企业登记信息也
显示，夏松已不在天一公司股东名
单当中，也就是说，“转让股权”的义
务实际上已经执行完毕。

更重要的是，根据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3 年 10 月 25 日的判
决，该 3263号判决书其实早已被撤
销，不具法律效力。“法院依据的是
一份失去法律效力的文书，根本没
有执行依据。2015 年去执行一个

2009年的文书，也没有道理。”一位
知情律师告诉记者。

为了尽快还自己清白，夏松首
先找到了芙蓉区法院，但未得到积
极处理。夏松开始向各级法院的院
长、执行局局长和纪检组组长寄投
诉信，并同步找媒体反映情况。直至
2月 9日，夏松再次来到芙蓉区法
院，才被告知就在当天，他已被从名
单中撤下了。

芙蓉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颜斌曾
向夏松解释称，由于档案中并没有
省高院撤销原判决的文书，他们并
不知道原判决已失去法律效力。

据夏松说，“我找到颜斌，颜告
诉我，‘录入工作依照的是卷面，不
是案件。你应该在高院撤销后，马上
把判决书送过来，否则我们怎么知
道呢？’”

这个解释无法说服夏松。“他根
本没有去核实我到底有没有执行，

就算是没有执行，他也从没有通知
过我。”夏松称，自己从未收到过任
何法院通知。

据颜斌介绍，芙蓉区法院从
2014年12月1日起展开录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工作，2015年 1月 18
日结束，历时 59天。筛查范围追溯
至 2002年的案件，涉及面巨大。为
此，执行局组织了专门人员完成统
计和录入工作。

此后 13 天，即 2015 年 1 月 31
日，湖南省高院院长在湖南省第十
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称，
湖南省全省法院 2014年共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9423人次，成绩斐
然。

“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被
执行人，不止你一个，也出现过失
误。”颜斌告诉夏松，“原来的程序确
实不够完善，我们正在研究改进。这
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钟。”

“老赖”从天而降

“我到底赖了什么”

法院错了，该怎么改

讨说法，难；要清白，更难

误上“老赖”黑名单


